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虚词“了”在现代汉语句法中的作用研究及教学思考
李颖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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【摘 要】：本文系统探究现代汉语虚词“了”的句法功能及其教学应用。研究表明，虚词“了”在句法层面呈现为动态助词了₁

与语气词了₂的双重功能体系：了₁通过标记动作实现状态来参与时态构建，了₂则以“界变”机制标示事态变化并消解歧义。在时

态表达方面，“了”以“相对完成体”为核心构建“过去-现在-将来”的完整时态网络；在歧义消解方面，其句法位置直接制约

时间补语、连动句、动宾结构的语义解读。针对“了”在现代汉语中的句法作用，本文提出分层教学框架，主张在初级阶段淡化

“了₁/了₂”形式区分，聚焦功能原型，中高级阶段引入语义地图与对比分析，并强调教师应建立“多功能特征”认知模型，结合

语境化训练提升虚词教学效能，为国际中文教育提供理论参照与实践路径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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引言

虚词“了”作为现代汉语中使用频率最高的语法标记之一，

其复杂的句法行为和语义功能始终是汉语语法研究与教学实

践的焦点问题。从语言类型学视角看，汉语缺乏印欧语的形态

变化体系，依赖虚词和语序表达语法意义，这使“了”在现代

汉语时态系统中承担着核心编码功能。吕叔湘在《现代汉语八

百词》中将“了”界定为助词，区分动词后的“了₁”（表示动

作完成）与句末的“了₂”（肯定事态变化）。朱德熙在《语法

讲义》中同样采取二分框架，但指出部分句末“了”实际兼具

动态与语气双功能。此外，“了”在一定的条件下还可以省去，

其使用与否涉及很多方面的因素，所以“成为汉语语法中最难

掌握的一种语法现象”，也导致汉语学习者在习得过程中出现

系统性偏误[1]。因此，深化“了”的句法功能研究并重构教学

框架，对推进国际中文教育具有理论与实践的双重意义。

学界对“了”的研究历经从本体形式描写到功能阐释的转

向。早期研究聚焦本体分布特征：刘勋宁（1988）提出“实现

说”，强调“了”标记动作或状态成为事实的实现过程[2]；刘

月华（1988）等人主张“了”所表现的是“完成”的状态[3]；

李晓琪（1999）则从第二语言教学的角度，举例指出“完成”

与“变化”二义需结合语境解读[4]。近年研究趋向多维度整合：

韩欣荣（2025）以现代汉语经典歧义句“咬死了猎人的狗”为

例，发现虚词“了”的增加显著提升了现代汉语歧义句的复杂

性和歧义性[5]；范晓蕾（2024）主张采用“自下而上”分析路

径，先独立考察了₁和了₂的句法语义，再验证其词位同一性，

避免预设统一语义导致的解释力不足[6]；教学领域，李映周

（2022）探讨对韩汉语教材中存在的语义解释问题发现，韩国

学生往往将“体”标记“了”理解为“时”标记，并对应为“过

去标记”[7]；李丹宁（2016）提出建立“认知导向”的教学框

架以契合初级印欧语学习者的思维习惯[8]；王巍（2010）从语

用学视角论证了₂隐现受制于“焦点强化”与“经济性原则”的

对弈[9]。尽管成果丰硕，但现有研究在两方面仍存在局限：一

是“了”在歧义句中的解析机制尚未得到系统研究；二是教学

策略多停留聚焦于偏误纠正，缺乏功能性驱动的阶段性设计。

本研究以梳理“了”的句法功能体系为核心目标，首先分

析了₁/了₂的句法分布，进而分析其在时态网络与歧义结构中的

互动协同机制，最终以此构建分层教学模型。重点阐释其在时

态表达与歧义消解中的作用机制，并据此构建分层教学模型。

研究方法包括：

（1）语料分析法：提取 BCC 语料库及 HSK动态作文库

中的“了”字句，标注句法位置与语义类型；

（2）对比分析法：比对了₁与了₂在时间补语、连动句等结

构中的歧义消解功能；

（3）偏误分析法：提取 BCC 语料库及 HSK动态作文库

中的“了”字偏误句，分析偏误类型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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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 虚词“了”的句法功能系统分析

1.1“了₁”的动态助词属性

动态助词“了₁”附着于动词或形容词后，表示动作或性状

在特定时间参照系中的实现或完成。其句法分布与语义特征表

现为以下三个维度：

（1）时态中立性：了₁的核心功能是标示动作内在阶段的

完成，而非绝对时间定位。在“昨天我写了报告”中，了₁指向

过去完成；在“明天你吃了药再上班”中，同一了₁却表示将来

完成。这说明“了₁”的语法意义独立于时制概念，其时间解读

依赖上下文语境或时间状语。

（2）量化补充功能：当动词后接时量或动量宾语时，了₁

强制出现以标记动作实现的量度。例如“看了三小时书”“跑

了五公里”中，了₁与数量短语共现，强调动作达成的空间或时

间范围，此时省略了₁，如“*看三小时书”，将导致句法解读

有误。

（3）体貌互动机制：汉语动词与“了₁”结合时表现出不

同的语义属性，如“完成”“实现”“结果”等[10]，表现出了

₁与动词的内在互动机制：终结性动词如“吃、写”+了₁自然衍

生完成义；活动动词如“跑、哭”+了₁则需借助量化补语达成

完整解读，“他哭了”仅表实现，“他哭了十分钟”表实现并

持续有特定时段。

1.2“了₂”的语气词属性

句末语气词“了₂”的核心功能是标示事态变化，即“界变”，

其语义作用域覆盖整个句子。范晓蕾（2025）指出，了₂通过建

立“前状态-新状态”的认知模型参与信息组织[11]。

（1）状态转换标记功能：在“树叶黄了”中，了₂编码从

“非黄”到“黄”的性质转变；在“他不抽烟了”中，则标记

习惯行为的终止。这种变化指向任何时间维度，如“明天我就

退休了”表预期变化。

（2）成句功能与语气强化：了₂在句末具有成句作用，比

如“到明年暑假就有八年没见到他了”[12]。“天气热”描述的

是常态，而“天气热了”宣告的是变化发生。同时，了₂在“太…

了”“…极了”结构中强化感叹语气，其功能已从体貌标记扩

展为情态标记。

（3）语篇衔接功能：了₂在对话中承接话轮，标志新信息

的导入。当回答“你去哪儿了？”时，“去超市了”不仅陈述

了事实，更暗示该行为导致当下状态的变化，比如说话人不在

场，为后续话轮提供语义支点。

表 1 了₁与了₂的语法属性对比

特征 了 1（动态助词） 了 2（语气词）

句法位置 动词/形容词后，宾语前 句末

核心功能 动作/性状的实现 事态变化（界变）

时制关联 中性（依赖语境） 中性（可表将来变化）

量化要求 需与数量短语共现强化完成义 无特定要求

完句能力 不独立完句 可独立完句

语篇功能 陈述时间进程 引入新信息，转换话题

1.3“了₁”与“了₂”的交叉与分野

当动词位于句尾时，“了”的形式呈现动态与语气的双重

解读，需借助分布测试与转换分析加以区分：

（1）共现验证法：在“他走了”中，“走”后“了”可

添加动态助词了₁（“他走了₁了₂”），表明该位置实际是了₁

与了₂的融合形式，既表示走这个动作的完成，也表示状态变化。

而纯了₂句如“放假了”不可拆解添加。

（2）否定测试：了₁可与“没”共现，如“没看了₁书”，

因“没”否定动作实现，句子中表示书还没看完；在没有时段

成分时，了₂则与“没”互斥，如“*李四没看电影了₂”，加上

时段成分，“李四几年没看电影了₂”则可说，因在一般情况下，

句子中的否定词“没”和“了₂”冲突，二者不能共现[13]。

（3）时制兼容性：了₁可自由进入过去与将来语境；了₂

在将来时中需与“快/要”共现，如“要下雨了”，单独使用受

限，“*明天下雨了”。

2 虚词“了”的核心句法作用

2.1时态表达中的功能体系

2.1.1作为“相对完成体”标记

了₁在时态系统中构建相对完成体，其时间定位通过参照点

动态确立：

（1）过去指向型：当参照点为说话时刻，了₁表绝对完成，

如“我吃了饭”；当参照点为另一过去事件，了₁表相对完成，

如“他到了车站才发现忘拿身份证了”（“到站”完成于“发

现”之前）。

（2）将来指向型：在条件句“你签了字再走”中，了₁要

求“签字”在“走”之前完成，形成将来时域内的动作序列。

此时若改用将来时标记“将”“*你将签字再走”，则句法崩

溃，凸显了₁的体貌本质。相较于刘勋宁（1988）的“实现说”，

了₁在将来时域“明天你吃了药再上班”仍保持体貌中立性，支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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持“相对完成体”的论断。

（3）现在相关型：在“现在我知道答案了”中，句末“了”

实际是了₁与了₂的合体：

了₁标记“知道”的实现，了₂宣告认知状态变化，共同构

成与当下的关联。

2.1.2“了₂”的起始体功能

了₂在句中触发起始体解读，标志性状进入新阶段，如：

（1）形容词+了₂：如“孩子高了”，了₂不表比较结果，

而指达到“高”的临界点并持续。若删除了₂（“孩子高”），

仅剩属性描述，丧失动态化解读。

（2）否定迁移：“不疼了”蕴含先前疼痛存在，了₂标记

疼痛状态的终止，进入不疼的新状态。此外，这种“否定+了₂”

结构形成独特的体貌否定范式，与“没疼过”的经验否定形成

互补。

2.1.3时态网络构建

了₁与了₂协同编织多维度时态网络：

（1）复合时态链：在连动句“他拿了钱走了”中，了₁标

记“拿”的实现，为“走”提供时间前提；句末了₂宣告“离开”

状态成立。二者形成“完成→变化”的时间推进链条，奠定了

叙事语篇的时间顺序框架。

（2）时间副词共现：了₂与“已经”“就”组合强化完成

义，如“已经病了”；与“要”“快”组合表即将变化，如“快

醒了”。这种选择性适配体现其体貌接口功能。

表 2 “了”的时态功能

时间

指向
了₁功能 例句 了₂功能 例句

过去 动作实现 昨天他买了车。
状态变化确

立
他会说话了。

现在
当前动作完

成

现在我做完了

作业。

状态变化与

当下关联

秋天了，天气凉

了。

将来
另一动作前

需完成

明早你吃了药

再出门。

预期变化即

将发生

再等十分钟就

开会了。

2.2歧义消解作用

2.2.1时间补语结构中的位置效应

了在动补结构中的位置直接决定动作完整性解读：

（1）补语后了：在“学三年汉语了”中，了₂位于句尾，

时间补语“三年”标示动作持续时长，且暗示动作仍在进行，

未完成。此时若删除了₂“*学三年汉语”，则句法不完整。

（2）补语中了：在“学了三年汉语”中，了₁紧接动词后，

强制解读为动作已终结，即“学习完成且持续三年”。此时添

加了₂“学了三年汉语了”可转为进行义，强调至今仍在学。

这种对立源于“了”的界化功能：了₁标记动作终点，了₂

标记状态起点，二者在时间轴上构成互补分布。

2.2.2连动句中的焦点标记

了在连动句中的位置标示语义重心：

（1）首动词+了₁：在“买了票进去”中，了₁凸显“买票”

为前提条件，隐含逻辑关系“只有买票才能进”，此时“买”

是句子的预设信息。

（2）尾动词+了₁：在“买菜去了”中，了₁附着于“去”，

强调“去”的行为完成，而“买菜”仅表目的。若将了₁移至“买”

后“买了菜去”，则重心转向“买菜”完成。

2.2.3宾语辖域分化

了与宾语的位置关系制约事件结构解读：

（1）动词+了₁+宾语：吴福祥（1998）在文章中提到“吃

了”意义为吃完，“说了”意义为说完[14]。若后面再加宾语，

如“吃了两碗饭”中，了₁位于动词后宾语前，事件解读为“两

碗饭被完全消耗”，即定量宾语指示动作自然终点。

（2）动词+宾语+了₂：在“吃饭了”中，了₂作用于整个动

宾结构，表示动作整体启动，如催促开始吃饭，若换用了₁，“吃

了饭”用于催促，则语义不通。

当宾语为抽象名词时，了₁位置影响及物性：在“改了方案”

与“改方案了”的对立中，前者表示部分修改，后者为整体替

换，这是因为了₁表动作实现，了₂表事件状态变化，二者指向

不同的认知层级。

3 教学应用与难点攻克

3.1汉语学习者偏误类型分析

基于 HSK语料库的偏误聚类显示，“了”的误用呈现系

统性特征：

（1）过度泛化：将“了”机械对应过去时，产出“*这样

的情况常常发生了”、“*他爸爸不能干活，因为他常常生病

了”、“我一直跟她一起过了”等错误句子，不理解经常性行

为与了₁互斥；此外，还存在规则的泛化[15]，学生在习得有规

则控制的部分终结性动词，例如“发现/忘”在使用时，带上动

词宾语或小句宾语时不能用“了”。

（2）位置错置：在“*已经吃药了就去睡觉”[16]，“了”

应移至“吃”后更合适；

（3）误加或缺漏：误加如“*一对身心健康的男女，婚后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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肯定会有了下一代”，缺漏如“*大学毕业后，我换专业，考

上研究生”应为“大学毕业后，我换了专业，考上了研究生”；

（4）误用冲突[17]：包括与“着、过、的”等的误用，如

“*为了独立、至少在经济上要独立，我一直努力着了”、“*

我在青少年时期，有过了重大的转折”、“*可是产生的了农

作物的产量大大降低”均应删“了”。

3.2分阶段教学策略重构

3.2.1初级阶段：语境优先，淡化“了”的形式二分

针对初级教学者，采用功能驱动教学法：

（1）意象图式植入：利用图像序列展示“了₂”的状态变

化功能。如用绿叶变黄动画诠释“树叶黄了”这一景象，建立

“变化+了₂”的形义关联；

（2）原型句式输入：聚焦三类核心结构：

①变化句：adj+了₂如“苹果红了”

②过去完成句：V+O+了₂如“我喝茶了”

③量化完成句：V+了₁+N+O，如“看了三本书”

避免引入“了₁/了₂”术语，代以“动作完成”与“事情变

化”的通俗表述。并将时间状语捆绑：将“昨天/刚才+V+了”

作为整体句式练习，强化时间匹配，如通过“昨天你做什么

了？”问答训练过去完成时表达。

3.2.2中级阶段：与“过、的”等容易出现误用的词语对比辨析，

规则显性化

针对中级学习者，引入认知对比框架：

（1）了₁vs了₂：先教语气词了₂，再教了₁。因为了₂位置固

定，在句末，表示状态变化，更易习得。此外，还可进行位置

敏感性训练：比如设计对比对“学了三年（已完成）VS学三

年了（仍在学）”，来引导学生归纳“了₁近动词表完成，了₂

句尾表变化”的规则。

（2）了₁vs过：制作语义地图，标注“了₁”强调动作实现，

“去了北京”表示曾经到访，“过”侧重经验，“去过北京”

表有经历，可结合情境填空练习；

（3）了₂vs的：“是…的”结构聚焦动作细节，“他是昨

天来的”强调“来”的时间点。“了₂”侧重状态影响，“他来

了”改变了他的在场状态，可以通过改写句子来强化两者差异

认知；

3.2.3高级阶段：语篇整合，语体适配

针对高级阶段学习者，侧重语用规约与语体转换：

（1）叙事语篇建构：分析“了”在故事中的时序推进功

能，如“他打开了门，走了进去，发现...了”中，了₁标记动作

链节点，了₂（发现...了）标志高潮事件；

（2）口语-书面语体转换：对比对话体与说明文，前者常

用了₂，如“会议改期了₂”，后者避用句尾了₂，如“会议时间

调整为周一”，可进行语体转换练习。区别于李丹宁（2016）

的认知导向框架，本模型首次将“语体适配”（口语 vs 书面

语）纳入高级阶段训练，解决学习者语体混用问题。

（3）否定范畴整合：归纳“没/没有”与“了”共现条件，

如“没看了₁书”合乎语法，“*没有迟到了”句法崩溃。归纳

“不”与“了”搭配规则，如“不去了₂”表意愿变化，建立否

定-体貌联动模型。

3.3教师认知能力提升路径

教师作为规则阐释者，需建构多维知识网络：

（1）“多功能特征”模型内化：摒弃“了即过去时”简

化对应，采用范晓蕾（2025）的多特征分析框架，认知了₁兼具

“实现/完成/量化”功能，了₂融合“变化/肯定/焦点提示”功

能；

（2）偏误预测库建设：如上文提到，学习者易将“了”

机械对应过去时，可基于语料库建立偏误档案，提前设计干预

方案；

（3）语境化训练设计：采用“情境-规则-输出”循环模式：

先展示“下雨了”的实景视频，归纳变化表达规则，再模拟“手

机响了/菜凉了”等场景促发“了”在句中的应用，还可创设情

景如“小李的钥匙丢了，帮他看看他这一天做了什么，去了哪

里”引导学生操练“了”字句，实现规则向语感的转化。

4 结论

本研究系统阐释虚词“了”在现代汉语句法中的功能体系

及其教学转化路径。主要发现如下：

（1）句法功能二分与交叉：了₁作为动态助词标记动作/

性状的实现，其完成义独立于绝对时间；了₂作为语气词标示事

态变化并承担成句功能。二者在句尾位置可融合（V+了₁了₂）。

（2）时态表达机制：了₁构建“相对完成体”，通过参照

点确立动作实现；了₂在句中衍生起始体解读。二者与时间副词

共现编织多维度时态网络，如“已经…了”强化完成，“要…

了”标记即将变化。

（3）歧义消解作用：了₁在动补结构中的位置决定动作完

整性解读，“学了三年”vs“学三年了”；在连动句中位置标

示语义重心，“买了票进去”vs“买菜去了”；与宾语的位置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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关系制约事件结构解读。

（4）教学框架重构：提出“认知-语用”分层模型：初级

阶段淡化形式二分，聚焦原型功能与时间状语捆绑；中级阶段

引入语义地图强化“了₁/了₂”与“了/过/的”的对比；高级阶

段整合语篇推进与语体适配。此外，教师也需构建“了”多维

知识网络，提升自身认知能力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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